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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昔日康熙专用，今天变成民间洗脸盆
从“广珐琅”看全球化“互融互鉴”

多年之前，我还是个孩子。在改革开
放初期的广东，方便面，对于我们来说，是
多么稀罕、多么美味的东西！连妈妈用来
泡面的那个搪瓷汤碗，都让人印象深刻：
因为用久了，碗底釉料磨损，露出褐色锈
迹。

后来我才知道，这搪瓷碗，竟和路易
十四以及康熙大帝，有千丝万缕关系。

现在，请您寻出家传的锈迹斑斑的搪
瓷碗/面盆/漱口杯（如果您也有的话），听
我们讲一个“广珐琅”的传奇故事，这故事
讲完，您就会知晓广珐琅和搪瓷的关联，
并会更深认识到，什么叫作世界的广州，
什么叫作从全球视野看“互融互鉴”。

她进一步表示：“从广彩，到象牙球，我们都有这

样的期待——希望大家看到这些展品时，不要仅想到

‘广州特色’这四字，就算完成了，我们希望能让您的

博物馆之旅，收获更丰富的知识外延。”

“虽然现在还没有文献资料，证实画珐琅对中国

瓷器的确凿影响，但无可否认，珐琅进来的这段时间，

广彩的色彩越来越缤纷，两者风姿越来越接近。现在

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影响了谁，但它们确实在同一时空

出现了。我觉得这就是互鉴。”

“而在才结束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

（这个展览刚刚获得了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最后一部

分内容我尝试把实物和研究结合，做了三个个案，从大家熟知的瓷器、

象牙球和钟表出发，揭示隐含在器物背后的中西方知识、文化和观

念。被国人引以为傲的广州传统工艺象牙球，工艺其实是从国外传

入的，它原本是国外贵族用来训练自己耐心和专注的一种技艺。这

技艺或从澳门传入中国。但，鬼斧神工的象牙球工艺，中国工匠是从

14个点勾刻进入，也就是把原始胚球分设成14面体，而西方只有6面

体、12面体、24面体等。这就是灵活运用西方技艺的创新。”

而且，这种吸收、共融和创新，时间周期是比较短的，也就是说，

我们兼收并蓄的速度、全球化共通的速度，“比曾经想象的要快”。
“在全球化的文明模式下，可能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通过相对比
较开放的态度，提升了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和生活质量”，丁蕾说。

正如昔日被康熙专用的“广珐琅”——在 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

影响下，珐琅技艺得以改进，大规模机器生产珐琅器皿成为可能。

这种珐琅器皿被称为“搪瓷”，民国时期“珐琅”与

“搪瓷”同义互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

标准，手工制造的工艺品叫“珐琅”，工业化机械

大规模生产的金属胎珐琅叫“搪瓷”。20世纪 60
年代广州最大的搪瓷厂是益丰搪瓷厂，它的质量

和造型可与当时上海、西安等地区媲美。

搪瓷环保实用、容易清洁、色泽亮丽，它不仅

可以用来泡面、用来漱口，还可以当作脸盆来盛水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洗我脸；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洗我脚”——深受大众的搪瓷用品，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成了千家万户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而我们如今知道了，它有如此璀璨的故事。

本版图片来自《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广
东省博物馆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
署名除外。

丁蕾博士，广东省博物馆科研部副主任、

副研究馆员，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从其策展

的“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到近日刚落下

帷幕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吸引

记者和观众的，不仅是难得一见的琳琅展品，

还有她“讲故事”的方式。

“过去的每一分钟都是历史。‘挖掘’文献

和文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我觉得对过去、现

在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

比如，在过去七百年间，13世纪晚期开始，

在欧洲的艺术和文化领域，吹起一场劲势持续

至今的“中国风”，而尤盛于 18世纪的“西风东

渐”，也给古老

东方艺术和科

技 ，带 来 创 新

灵感。

在这场全

球 化 交 流 中 ，

广 州 熠 熠 生

辉 。 像“ 广 珐

琅 ”那 样 熠 熠

生辉。

那一年，广州工匠，实现了康熙的一个梦想。那是

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添加了康熙作“好友”，派

出传教士，给后者送来奢华瑰丽的“珐琅”器物。康熙

对这礼物大感兴趣，一边不断要求“技术外援”来中国，

一边思索如何“自主研发”。在他不停“发微信”给法

国，要求对方“技术总监”快来的时候，广东巡抚“加入

了群聊”。他说，皇上啊，我们在广州找到了几个会烧

造这种“画珐琅”的人。（这就是“广珐琅”的直接缘起。）

丁蕾介绍，有别于元明已出现的掐丝珐琅和錾胎

珐琅，画珐琅工艺更高级。掐丝珐琅，又名景泰蓝，粗

浅解释，是在胎体表面，先用金属丝，围出各个区域，然

后填釉料；錾胎珐琅，则是在金属胎体上“凿”些小坑，

然后填釉料。画珐琅摆脱了“丝”和“坑”的限制，可直

接在胎体上绘制，产生如油画般自然融合的视觉效果。

面对迥异于原有传统的生产系统和色彩运用的工

艺，谁来执行这场充满未知的试验？

了解一定欧洲珐琅技艺的广东工匠，成为不二

人选。他们进京了。1719 年，懂得珐琅制造的法国

传教士陈忠信也来了，经他点拨，中国画珐琅技术迅

速提升。

随后，广东工匠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大力扶持

下，历经重重困难，终于炼制出中国自己的珐琅器，“广

珐琅”美誉应运而生。1748年（乾隆十三年），粤海关开

始有制度地承办“广珐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博物馆建馆初期，故宫曾调拨给我

们一批‘广珐琅’，当时清宫标签上就写着‘广珐琅’三个字。您问我

何为‘广珐琅’，这可能就是狭义上的答案。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要

讲一个广义的‘广珐琅’呢？因为如果只盯着这几件东西，你没办法

说清它到底是什么。”

可能也没办法说清，为什么是广州？为什么广州人懂这个？

首先我们要看到，广州并不只因“三江汇流”，及具备 1757年一

口通商“红利”等客观条件，才成为中外交流“重镇”。其实数千年来，

它一直是“扬帆通海”的繁华都会。在康熙寻找工匠之前，随着珠三

角对外交流的频繁，已出现懂得西方画珐琅的当地人。

“说‘广珐琅’时，定义要打开，如果仅关注

粤海关进贡铜胎珐琅这段，就很难理解它们为

何从广东来。当把视野打开些，就会发现广州

和清宫‘结缘’前，已有许多铺垫。”丁蕾说。

广珐琅的出现是一个机缘，而非一个巧
合。广州作为广东政治、文化中心，汇集着南来
北往的商人、政客，同时亦聚合着各种能工巧
匠。正是那些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工匠们，令
外来的珐琅技术，日臻与中国传统工艺融合。

而后，随着广东工匠从京“退休返乡”，这

种宫廷技艺开始在南粤大地传播。丁蕾介绍，

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义和祥

造”铜胎画珐琅花卉纹碗，足底以红釉书“广东

省城濠畔西约义和祥造”双方框款。“义和祥位

于广州外城最繁盛的商业街道之一——濠畔

街，集销售和生产于一体，销售业务及至深

宫大院，产品类型丰富。”

“从广珐琅目前所见的器物的纹饰上，

会发现它既有清宫元素，也有西洋元素，有

些更有民间元素。这些都在纹饰上综合体

现。有些民间器物的色彩不如宫廷用品那

么明艳，画工没那么精致，但它们相近。有

可能是工匠退

休回家后的更

大传播。”

从 这 里 ，

我们看到了贡

品 的 渊 源 、商

品 的 属 性 ，这

是更广义上的

“广珐琅”。

然 后“ 华

彩”出现了——为适应批量化生产，民间的广珐琅商

品往往会运用化繁为简程式，采取更多元开放、兼容

并包的态度，这注定了广珐琅的进一步大放异彩。原

是学自外国工艺的珐琅，经广东工匠创新，销往欧洲

时，被外国人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以“华彩”称

之。

“所以当我们突破了面前这个‘器物’的桎梏，在更

大时间和空间范围，去追溯它的故事，我们就会对‘兼

收并蓄、互融互动’等这类常见词语，有更深刻认识。”

广东工匠进京创烧“广珐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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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见人、见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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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融互鉴”，比想象中更快

■当代，广州益丰
搪瓷厂的面盆，铁
材质，广东省
博物馆藏。

■铜胎画珐琅“万寿无疆”缠
枝花卉纹盘，清乾隆时期。
图片来自《广东省博物馆藏
品大系 杂项卷一》，文物出
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

■清铜胎画珐琅
花卉碗，足底以红
釉书“广东省城濠
畔西约义和祥造”
双方框款。广东
省博物馆藏。


